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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洗洗干干洗洗都都不不行行，，这这衣衣服服咋咋洗洗？？
这种奇葩面料怎么洗就连专家都不知道

本报4月29日讯(见习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孙晓蓓 阮一
锋) 近日，市民张女士拨打本报
热线反映，准备洗帽子的时候，
发现帽子的“洗涤说明”上居然
同时标注着“不可水洗”和“不可
干洗”。这种奇葩衣服不但让市
民犯了愁，就连专家也不知道该
怎么洗了。律师称，这种标签违
反了相关规定，如果消费者把衣
服洗坏了，可凭发票到店里要求
退货。

张女士的这款帽子里外料
均标明100%棉，但戴了一段时间
准备清洗时，无意中看到帽内标

签上同时写着“不可水洗”“不可
干洗”，“第一次见到这样没逻辑
的标签。”

28日，记者走访多家商场发
现，恒隆广场二楼的某家时装店
里多款帆布及PU材质包的洗涤
方式标注了“不可水洗”和“不可
干洗”。而位于百汇奥特莱斯三
楼的一家服装店的皮质拼接夹
克外套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店员
看到标签后也很疑惑，但仍按自
己的理解表示平常水洗的方式
应该就行。记者又电话咨询了该
品牌的售后，售后表示出现此类
情况的服装极少，他们也给不出

具体的解决办法。
这种奇葩衣服应该怎么洗，

服装店人员和售后人员无确切
回答，洗衣店的回复则各不相
同。朝山街的福奈特洗衣店称从
来没遇见这种衣服，自己也不清
楚该怎么洗。花店街的康洁洗衣
店工作人员则说，之前也有过类
似的情况，主要根据面料情况来
定，既然小皮衣的填充物和里料
都是100%的聚酯纤维，直接水洗
即可。

“这种衣服既然标示‘不能
干洗’和‘不能水洗’，那么就应
该是保养型的衣服，我们洗衣店

洗不了，只能是针对脏的地方进
行局部的擦拭。”十亩园小区多
妮妮洗衣店的工作人员答复。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服装工
程与管理系副教授张吉升表示，
他也不知有面料既不适合水洗
又不适合干洗。山东省纤维检验
局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称，这种既

“不能干洗”又“不能水洗”的规
定在常规上是不合理的，很可能
是一件衣服同时有洗涤要求不
同的面料。“例如一件皮质的羽
绒服，它外皮为皮质面料，不适
合水洗，但里面的填充物却只能
水洗。”

记 者 查 询 到 ，国 家 标 准
GB5296 . 4-1998《消费品使用说
明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中

“洗涤方法”一项规定，“图形符
号应按照水洗、氯漂、熨烫、干洗
顺序排列，所选图形符号之间不
要矛盾”。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孙志
国律师说，厂家的行为违反了
GB5296 . 4—1998规定，衣服有
后续的质量问题，消费者可以根
据相关法规对厂家提出起诉。如
果消费者把衣服洗坏了，可凭发
票到店里要求退货，店家应无理
由退换。

怀揣4000元钱，一路徒步加搭车

济济南南小小伙伙1155天天只只身身穿穿越越川川藏藏线线

济济南南““连连体体楼楼””网网上上走走红红
实为一栋楼九个单元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蒋龙龙 实
习生 丁少英) 近日，一张济南“连体
楼”的照片在网络上爆红。记者探访发
现，所谓的“连体楼”其实为一栋整体的
楼，共有九个单元，住了130多户居民。

近日，多家网站上出现“济南连体
楼”的网帖，网帖中称，9栋居民楼紧挨在
一起看起来酷似“连体楼”，像楼梯一样
呈有序折叠形状，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眼
球。

29日上午，记者来到了济泺路天桥
附近看到，连体楼的顶部为红色，墙体为
偏黄色。记者数了一下房顶，共发现了9
个楼头。居民楼共有6层高。

该栋楼共有9个单元，每个单元每层
有3户居民。据记者估计这栋楼上应该住
有130多户居民。据一位居民介绍，该楼
建于1993年，为居民回迁楼。

这栋楼房位于天桥区天东街道辖区
内，街道和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都
不能讲清房子为何这样建设。小区的一
位居民告诉记者，“房子南侧有铁路沟，
北侧有路，只能设计成这样。”

有一部名为《搭车去柏林》的畅销书，主人公徒步搭车到
达柏林的故事曾经让不少年轻人神往。近日，济南20岁的小
伙王兴国徒步行走川藏线，其间睡马路、求搭车，历时15天到
达拉萨布达拉宫。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实习生 杨颖

带上4000元行走川藏线

25日，记者采访王兴国的时
候，他正在从西藏到西安的火车
上，通过断断续续的信号完成了
这次采访。

从4月9日到4月23日，济南
小伙王兴国终于到了梦想中的
布达拉宫，历时15天的徒步之旅
宣告结束。摸着布达拉宫坚硬而
温暖的石头，王兴国第一次有了
想哭的冲动。回想这一路的艰
辛，他感到既后悔又值得。

这些年，徒步入藏的人越来
越多。作为入藏的一分子，20岁
的王兴国有着自己的原因：青春
的迷茫。

去年，他从济南某职业技校
毕业后，找工作一直不顺利。没
上过正规大学，只上了3年专科
计算机专业，这在无形中增加了
他的自卑感。专科毕业后，他突
然感觉不喜欢计算机这行了。工
作找了一年，也没找到与专业相
关的，找的都是一些超市业务
员、服务员、电话销售类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
老师曾经说过，如果你感觉到迷
茫的时候就出去走走。”王兴国
有了行走川藏线的想法。一是为
了锻炼自己，二是为了到川藏这

样的地方洁净自己的身心，为生
活找一个目标。

4月9日，在父母百般阻挠的
情况下，王兴国还是踏上了济南
到成都的火车。带了两套换洗的
登山装备，揣了4000元钱，身上
的登山装备都是面试时一个老
师送给他的。他只买了个登山
包。在此之前，王兴国没离开过
济南。

边徒步边搭车还遇上打劫的

一个人从成都开始往川藏
线上走，什么都要一个人支撑。
第一次搭车的时候，是他出发后
的第三天。在他走到二郎山的时
候，他已经走了几十公里，非常
疲惫，那条盘山路上车很多，而
且又下着小雨，走在路上非常危
险。于是他就在原地搭车，可是
搭了很久也没有车停下来。此时
他已经饥寒交迫、困顿不堪。最
后，有一辆越野车从他身边开出
很远后，又返回来接了他。越野
车车主对他说，很抱歉当时没有
看到他在拦车。上了车后，王兴
国心里感动得几乎要哭出来。

就这样，一路走着，一路搭
车。在川藏线上搭车很难搭，有
时候一天也搭不上一辆车，他就
只能走。有时实在走累了，就拿
出睡袋睡在路边上。刚开始几
天，他都是一个人睡在户外，但
是一次被打劫的遭遇后，就不敢

一个人睡在户外了。
在行走的第8天，他到达新

都桥后，跑去大桥上玩。刚到那
里，就有很多人围上来抢他的东
西。有人来抢他的登山杖，还有
人来抢他的腰包。腰包里放着手
机、钱包等所有值钱的东西，他非
常害怕，就拼命往镇上跑。等到了
镇上后，人多了，也没有人明目张
胆来抢东西了。从此之后，他再也
不敢一个人在外面睡觉，晚上就
找15元一晚的青年旅社。

入藏后，由于车辆变少，搭
车的几率就越来越低，很多时候
需要徒步前进。在到达乌拉山的
时候，那里海拔高达4000多米，

没有车，只能一步一步走，盘山
公路又极其漫长，他一度想放弃
这次旅行。身上背的33斤重的行
李，就像有千斤一样压在身上。
无奈之下，他一边走一遍丢东
西，把带的书、帐篷、防滑垫等装
备都丢弃了，才慢慢走出了这段
艰难的路程。

虽然后悔收获却挺多

这段旅程，王兴国共带了4000
元钱，旅途花费了2000元。“这一路
上，一分钱不敢多花，都是省吃俭
用的，生怕花到最后没钱回家了。”
到达西藏后，他在那里给家人和

朋友买了很多纪念品，只留下一
点钱作为回来的路费。

谈到这次川藏之旅，王兴国
表示特别后悔。后悔的是，感觉
对不起父母，“我当时出来的时
候挺冲动的，让父母为我担心
了，觉得特别不应该。”不过，王
兴国也表示特别值得，“这一路
上，我做了很多平时不敢做、不
能做，也没机会做的事情，认识
了很多人、见识了很多事，学到
了很多。”

王兴国表示，回来后他会认
真找一份工作，他对生活有了更
深的认识，生活也有了热情，是
一次非常值得的体验。

“连体楼”照片在网络上爆红。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搭车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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